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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引言

自年初黃鳳儀修女邀請本人撰寫一篇關於教友職務經驗的反省文章後，心

中一直盤算著怎樣寫好這篇文章，可惜思量了很久仍苦無頭緒。後與友人

談及此事時，她建議我可從個人的信仰生活和職務經驗作為出發，心想這

也是一個很好的建議，正好作為本文點題之用。

2.0 筆者參與教友職務的經驗與回顧

筆者生於小康之家，父親是一名十分傳統的天主教教友（母親則到了 2009

年才領受入門聖事進教）。筆者在出生兩個月後便接受了洗禮。年幼時，家

庭中的信仰氣氛並不濃厚，雖然父親每週都很重視帶我們兄弟兩回聖堂參

與感恩祭，但家中的信仰培育或共同祈禱的機會並不多。到了小五時，由

於小學方面（我就讀的是一所天主教小學，附屬於我其後活躍的堂區）發

現我和弟弟並未領受堅振及聖體聖事，於是便要求父親在主日必須帶我們

回堂區參與主日學，完成聖體班及堅振班的課程。在三至四年的主日學生

活裡，我除了學懂了不少天主教的基礎教理外，更可以說是我人生裡首次

接觸到何謂教友職務。還記得當時堂區會定期舉行兒童彌撒，而我們這些

主日學的小童，就會被徵召在彌撒中擔任不同的服務崗位，如領經員、讀

經員、歌詠團、奉獻餅酒等。當時年紀少少的我，雖然仍不太明白這些職

務背後的意義和理論，但卻十分樂意參與，一方面覺得可以為堂區服務實

在是一種光榮，另一方面也大大増加了我對參與感恩祭的「興趣」和對堂

區生活的歸屬感。

但好景不常，當我領受了聖振聖事，並進升到了一所沒有宗教背景的官立

中學後，正值年青人的「反叛期」，便開始漸漸的與教會和堂區團體疏遠。

加上我在主日學「畢業」後沒有加入任何善會，於是便成了名副其實的「主

日教友」。這樣的日子一直過了五至六年，期間與教會有一種很強烈的疏離

感。雖然間中亦會收到一些加入信仰團體的邀請，但總是覺得很「尶玠」

而婉拒了。一直到了中五會考完畢後，反思到實在想改善當時的信仰生活，

加上受到了一名中學師兄「不厭其煩」的邀請，於是便毅然作出了我人生

中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就是加入了堂區的聖母軍團體，並一直沒有放棄。

屈指一算，由青年聖母軍開始至今，已超過廿六個年頭。深信這是天主的

召叫，而加入聖母軍亦是我信仰生活中第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聖母軍是一個十分有「使命感」的信仰團體，它十分強調平信徒的福傳工

作和使命。它的宗旨就是成聖：團員的成聖，他人的成聖。團員們每週除

了需要參與團體的聚會外，更要最少奉獻兩個小時作福傳或其他服務性的

工作。雖然有部份批評指聖母軍的神修觀似乎過重地強調了聖母在救恩史

中的地位，但我卻十分欣賞它的體制。所有團員都隸屬於一個支團之下，

他們都必須通過最少三個月的試驗期，表現滿意並認同團體的宗旨和要

求，再經過一個宣誓禮後，才可以正式成為團體的成員。在每週的聚會中，

團員需要向團體匯報上星期的工作和服務概況，而團體中的其他團員亦會

給予意見、支持和鼓勵。除了工作以外，聖母軍亦十分重視團員本身的靈

修和信仰培育，在每週的聚會中都會一起誦唸玫瑰經，亦會有神師訓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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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節。支團上設有區團，由同區內的各個支團所組成，其作用是監督每一

支團都能按照聖母軍既定的規章而運作。

聖母軍對我信仰成長和實踐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在廿多年的團員生活

中，我有機會參與不同的職務和工作，包括禮儀服務、堂區和教區性的服

務、福傳工作（如街頭接觸、報道大會、信仰熱線、慕道班）、牧民性的工

作（如探訪教友家庭）和社區性的服務（如探訪醫院、懲教署、露宿者之

家、痲瘋病康復者）等。此外，我亦曾經成為團體中的職員及擔任領導性

的職務，這使我有機會對基督徒基層團體的組織、使命和目標作出進一步

的檢視和反思。總的來說，雖然有意見指聖母軍團體過份重視紀律、聚會

和服務，而忽略了團員之間的共融和互愛，甚或多元的信仰培育；這些意

見並非全無根據，也值得團體的反省和改善；但亦由於它嚴密的體制和要

求，聖母軍能積極地協助團員們實踐他們平信徒的使命和召叫，團體亦能

在福傳和牧民等工作上，協助神職人員發揮龐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完成了中七的課程後，筆者有幸考進了香港大學攻讀土木工

程學。和大部份新鮮人起初踏進大學的校門時一樣，我都希望嘗試接觸不

同的團體，期望可以在學習之餘，充實一下自己的校園生活。就在這種好

奇心的驅使下，筆者就單人匹馬地參與了當年天主教同學會（Katso）的迎

新日和迎新營。估不到這一次的迎新活動，卻改寫了我以後的信仰生活。

說來有點誇張，但 HKU 的 Katso 確實是我信仰生活的第二個重要的轉捩點

和搖籃，也使我對平信徒的使命和職務，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和反省。

在三年的大學生活中，我當了兩年的 Katso 幹事。我想 Katso 和堂區生活其

中一個最大的分別，在於 Katso 是一個平信徒自主性十分高的團體，至少我

當年的親身經驗確實如此。從上庄（籌組幹事會）、傾庄（準備政綱）、商

議週年計劃到籌備和推行各式各樣的活動，都是由同學們（平信徒）負責

和作出決定，反而神職人員只是在有需要時給予協助（如主持彌撒），或間

中給予信仰上的支持和意見（理論上，港大 Katso 的神師是利瑪竇舍堂的舍

監，但他實際參與會務的時間並不多）。Katso 也有一個頗為完善的架構，

在每一學系或舍堂裡都有細胞小組（cell groups）的成立，鼓勵同學們每週

聚會，分享信仰和校園內的生活。細胞小組上設有中央幹事會，幹事會中

除了正副主席和一般委員外，其他幹事都以特定的目標和職務作為區別，

如靈修秘書、傳福音秘書、社務秘書及出版秘書等，確保在推行會務時，

所有在會章中所釐訂的使命和目標都會被顧及而不致被忽略。

現在回想起來，Katso 的生活對我來說，已是上一個世紀的事情了，但有很

多難忘的片段，至今仍不時狂腦海裡浮現………FFM（首膽禮六彌撒）時的

溫馨與共融、Katso month 時熱熾的傳教心火、週年計劃營中激烈不休的爭

辯、通宵達旦的 AGM（週年大會）、唱 Choir 時的投入與熱情，出版「家書」

時的合作和分擔、開 cell 時的祈禱和分享，這些都成了我三年大學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要素。

說 Katso 是我大學生活中的大部份，這是事實；說 Katso 是我信仰生活中最

重要的一個搖藍，這也不以為過。我想 Katso 帶給了我的，除了是很多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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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友誼外（很多 Katso 的同道，至今仍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更重要的是，

Katso 開了我在信仰生活和教友職務上的眼界。原來彌撒是可以這樣共融和

吸引的嗎？原來神父的講道是可以這樣有趣和富啟發性的嗎？原來每一位

信友都已接受了先知、君王和司祭的職務和身份了的嗎？原來平信徒也要

傳福音和關心社會的嗎？原來基督徒團體是要追求共融和團結的嗎？原來

天主教的道理與我們的生活是有這樣密切的關係的嗎？這些思想現在看來

可能並不新穎，但為一個八十年代初入大學的黃毛小子，的確帶來不少的

衝擊。此外，在眾多 Katso 的活動之中，為我印象最深刻的，可以說是關社

組和神學組的聚會。坦白說，在加入 Katso 以前，我是從來沒有想過信仰與

社會上的種種問題，是有任何關連的。至於神學組方面，我還記得那時我

們會定期邀請一些神父或嘉賓，與我們分享或討論一些信仰或神學的問

題。我還記得第一次參加神學組的聚會時，那天討論的主題便是「神與罪

惡為何同時存在？」說來話長，但也許我對神學的興趣，就是那時開始萌

芽的。

HKU Katso 除了充實了我三年的大學生活外，也影響著我畢業後的發展。記

得在畢業後不久，Katso 的師兄師姊們便邀請我回校參與 Katso 慕道班的工

作。這是我人生中一次新的嘗試。從那時起，我便對天主教的信仰、教理

和要理講授等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雖然我在 Katso 只是參與了一期慕道班的

工作（即年半），但之後我便回到自已的堂區，繼續參與這項工作，並將在

Katso 慕道班裡學到的一些技巧，例如在慕道班的聚會中加入歌詠、小組分

享和共融祈禱等，在堂區裡應用出來，並帶來令人甚為滿意的效果。

大學畢業後，筆者幸運地找到了一份頗為穩定的工作，解決了生活及經濟

上的問題。而筆者信仰生活和服務的「基地」，亦漸漸從大學的校園遷回堂

區。到了九十年代初，在堂區神長的支持和鼓勵下，我開始參與堂區議會

幹事會的工作，後來更當上了議會的會長。在堂區議會服務了一段時間，

我有一個頗為深刻的感受，就是天主教的平信徒，始終普遍地都較為被動，

使命感不強，自發性亦不高。一般來說，康樂或聯誼性的活動較受教友們

的歡迎，募捐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可能我堂區中的教友很多都是來自中

產階層吧）！但一些使命性較強（如福傳、關社、服務等）或信仰培育性

的活動，則往往較少人參與和和應。造成這現象的原因有許多，包括香港

社會現時緊張的生活節奏，天主教會一向由上而下的「傳統」，教友們所接

受的陶成和培育以及他們對信仰的理解和心態等。此外，我亦體會到要成

功地推行堂區議會的工作，有兩點是很重要的。首先就是幹事會內部的分

工、幹事們本身的投入、合作和委身；另一方面，當然就是幹事會與堂區

神長及牧職人員之間的充分合作、理解、支持和溝通。值得感恩的是，我

曾有機會在堂區與之合作的神長和牧職人員，大多是很好的牧者和神長，

他們很鼓勵教友們參與堂區的決策和工作，重視信友們的信仰培育，並樂

意聽取他們的意見，而我們亦合作得十分愉快。我在擔任堂區議會幹事及

議長的期間，我也有我的工作見標：就是積極推動發展信仰團體，加強信

友們的信仰培育，並協助信友們進一步明白和實踐自己平信徒的職務和使

命。而我亦大膽地提出了修改堂區議會憲章的建議，重組幹事會的架構，

以「平信徒的不同使命」作為幹事會分工的基礎，除了福傳秘書外，加入

了關社秘書、培育事務秘書、善會事務秘書及基基團事務秘書等，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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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清晰幹事會內的分工。新憲章中亦將幹事會選舉的選民基礎擴大至

全部堂區的教友，期望能加強他們對堂區及議會的歸屬感。

1998 年，可以說是我信仰生活上另外一個重要的年份。為了加深自己在信

仰上的認知，在沒有深思熟慮下，就毅然報讀了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的宗教

學部課程（即夜神）。起初也只是抱著「來看看吧」的心態，但漸漸地卻發

覺對神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現在回想起來，實在也是天主的恩寵和召叫。

的確，夜神課程的要求並不簡單，每週需要抽兩個晚上及一個下午來上課，

並要滿全功課和考試方面的要求，過程中犧牲了不少與家人共聚的時間，

但我卻十分享受這四年的神學課程。我想夜神給我最大的得著，除了是信

仰知識的增長外，更重要的是，我開始懂得以一個更為「批判」的角度來

看信仰。所謂「批判」，並不是凡事批評、凡事反對。而是在信德的光照下，

以一個紮實的理性基礎來了解和分析天主的啟示。的確，信仰與理性並不

衝突，反而在信德的大前提下，理性可以為信仰作出巨大的貢獻。現在，

我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的信仰比以前更為穩固、更為整合，而我亦更有信心

向他人解釋信仰。在這裡，實在需要感謝聖神的帶領及學院裡各位教授的

悉心教導。另一方面，我在學院裡亦認識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好同學，彼此

支持、鼓勵和分享，雖然畢業後各有發展，但這份情誼到了現在仍然保持

著，實在彌足珍貴。

還記得在就讀夜神一年級時，一名教授曾說：「讀神學不是為自己的，是為

他人的。」這句說話一直在我的腦海裡蕩漾著。而我在夜神畢業後，亦開

始了我在教會內的另外一種工作和服務，就是為信友的信仰培育工作。起

初只是在本堂神父的支持下，在堂區內開展一些信仰培育的課程，其後亦

得到其他堂區或團體的邀請，主持一些信仰培育的講座，並參與教理訓練

課程及禮儀訓練課程的教授工作。可喜的是，根據筆者的觀察，在過去十

數年間，在各方的努力下，香港的天主教信友的確是較以前更為重視自己

的信仰生活（尤其是年青的一輩），更渴望得到信仰方面的培育和加深對信

仰的理解，更願意實踐每人平信徒的使命，亦有更多信友團體的成立，這

真是一個十分令人鼓舞的發展。至於筆者個人方面，亦開始了一些文字的

福傳及信仰培育的工作，除了給一些天主教刊物及網頁供稿外，亦設計了

一個個人的網站，上戴了一些相關的資料，可供他人下載和參考。的確，

現時資訊科技發達，網絡世界已成為了不少人溝通和尋找知識的重要途

徑。因此，筆者認為無論是在教區、堂區、信友團體甚或是平信徒的個人

層面等各方面，都應儘量利用網絡及流行的通訊、視訊等軟件，作為福傳

及信仰培育的一個重要的平台。例如筆者就除了建立個人的網頁之外，亦

曾協助恩保德神父參與網上福傳學校及網上慕道班的教材編寫及單元錄影

等工作，這真是十分難得及有意義的福傳服務和經驗。另一方面，自 2005

年開始，我亦先後被主教委任為教區教理委員會及教區禮儀委員會的委

員，使我有機會在教區咨詢性的層面，從平信徒的角度，提供一些輕微的

意見。

2006 年，筆者踏進了人生的另一階段，就是領受了婚配聖事，組織了自己

的家庭。感恩的是，筆者的妻子也是一名頗為熱心和有使命感的堂區教友、

聖母軍團員，在她的支持下，我仍然可以繼續在福傳和信仰培育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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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和工作。直至 2009 年小女兒出生，筆者深感在家庭中的責任越來越重，

亦開始減少了在堂區議會的工作和服務，但仍繼續擔任慕道班的導師和間

中主持一些信仰培育的講座或聚會。

3.0 教友職務和服務的不同形式和類形

綜觀筆者以上一些膚淺的經驗和觀察，香港天主教平信徒現時在教會內所

參與的職務和服務，的確可以說是多姿多彩，範圍甚廣。現粗略地把它們

歸納為以下數個類別（當然，某些服務可能橫跨多個類別）：

1. 禮儀服務﹕包括聖言宣讀員、祭台服務員、聖詠團、非常務送聖體員、

善別小組及接待員等。

2. 堂區服務：主日茶座、售賣聖物、堂區佈置、探訪教友家庭等。

3. 社區性服務：探訪醫院、懲教所、露宿者及長者等，服務社會上的弱

勢社群。

4. 福傳工作：報道大會、街頭接觸、教授慕道班、主日學等。

5. 社會見證：關社組等。

6. 信仰培育工作：信仰培育課程的導師或主講。

7. 信仰團體領袖：善會及基基團的幹事、堂區議會幹事等。

8. 教區委員會委員。

4.0 一些反思和意見

在這段落裡，筆者嘗試根據個人過往的一些經驗和觀察，提出數點意見和

反思，期望能對平信徒職務的這個課題，作出進一步的分享和討論。

1. 首先，根據梵二教會憲章，「平信徒」一字是指在神職人員及教會所規

定的修會人員以外的所有基督信徒；也就是說，平信徒們透過聖洗聖

事與基督結為一體，成了天主的子民，以其自有的方式，分沾基督的

司祭、先知及君王的職務，在個人份內，執行整個基督子民在教會內

與在世界上的使命。1 由此看來，平信徒的職務、職位和角色的基礎，

是在於他們所領受的洗禮及堅振聖事，當然還有很多信友再加上他們

領受婚配聖事的恩寵和召叫。 2的確，所有平信徒都被召叫「成聖」，他

們結合於耶穌基督，分享祂司祭的使命，在奉獻自己和日常工作時（參

閱羅12：1-2），與基督及其祭獻結合在一起。在舉行感恩祭時，與主

的聖體一齊虔誠地奉獻給天父。平信徒也分享基督的先知使命，他們

是基督復活的見證，有能力和責任以信德接受福音，以言以行宣報福

音，並且不必猶豫勇敢地認同福音而揭發罪惡。最後，平信徒們也分

享基督君王的使命，並被祂所召叫在歷史中擴展此王國。他們以基督

徒身分實行此君王職務，尤其是屬靈的戰中，他們設法克服自身的罪

惡王國（參閱羅6：12），並獻身為正義與愛德而服務。另一方面，若

1
教會憲章 31 段。

2
基督信友平信徒勸諭 2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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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平信徒職務的獨特之處，正正在於它的「在俗特色」。
3
即是說，平

信徒是生活在俗世之中，他們並未遠離俗世。他們在世界上從事各式

各樣的職業和工作，而世界亦成了平信徒們達成他們聖召的埸所和手

段。平信徒為天主所召喚，是要他們以福音精神執行職務，像酵母，

從內部聖化世界，以生活的實證，反映出信望愛三德，將基督昭示給

他人。
4

2. 從以上的觀點來看，平信徒最基本的召叫，就是在俗世中成聖，並為

耶穌基督的救恩作出見證。而教會當局，無論是教區、堂區甚或是基

層信友團體的層面，都應以此作為平信徒職務的基本，就是鼓勵和協

助教友們認清、明白和實踐自己平信徒的使命，除了服務教會團體內

部以外，更要成為「地鹽世光」，在俗世生活中分享和分擔基督救世的

使命。這一點在一些基礎信仰的培育過程中（例如慕道班和主日學），

尤其需要強調。

3. 信友基層組織（包括一般善會和基基團等）對信友生活和培育所發揮

的積極作用，已不用置疑，堂區應儘力配合和發展。信友組織是教會

的「縮影」，它們應是團結的、共融的，信友可以在其中得到信仰生活

上的支援和鼓勵。信友團體應重視成員們的信仰和靈修培育，更應確

立個別團體本身的使命和目標。根據筆者的觀察，香港天主教信友在

過去十數年間的福傳意識確實是大為提高了，這是值得欣喜的，但在

關社方面的意識（即以信仰眼光去反省和參與社會事務）則仍然較為

薄弱，這值得教會內各方面的關注。

4. 無可否認的是，現時大部份教友參與教會的職務和服務，都是以義務

的性質具多，即是說沒有甚麼物質上的報酬。職是之故，怎樣加強平

信徒在履行職務時的使命感、責任感、自發性和怎樣培育他們擁有正

確的動機和心態，都是十分重要和值得反思的問題。耶穌說得好，祂

是葡萄樹，我們只是枝條……離了祂，我們甚麼也不能做（參閱若

15:1-11）。由此看來，平信徒良好服務和職務的基礎，正正在於有良好

和具深度的靈修培育和禮儀生活，從而協助信友們與主與人共融，並

發展出正確的、自發的、有責任感的使命觀。在過往，筆者曾目睹不

少平信友在參與教會服務時欠缺責任感，馬虎了事；也曾目睹不少朋

友在起初時興緻勃勃，熱心服務，但卻不能持久，一經挫折或心火冷

卻，便放棄職務，甚至離開了教會和信仰；也有一些團體慢慢變得為

工作而工作，為聚會而聚會，欠缺了信仰上的反省和更新，和信仰脫

了節，團體生活也變得枯燥乏味。造成這些局面的原因有很多，但個

人的信仰觀、靈修操練、參與服務時的心態和動機及個別團體的體制

等都有很大程度的影響。在這裡筆者希望強調的是，正確和健康的服

務動機和心態及負責任的使命觀都是構成良好教友職務的重要原素。

我們需要留意，我們服務的基本要務是光榮天主，建設天國，而不是

尋求個人的光榮和利益。但奇妙的是，當我們懂得和願意分享基督的

使命和職務時，我們也必然會在過程中分享到祂的平安、自由和喜樂。

這需要參與職務的人士在過程中不斷淨化和修正。

3
基督信友平信徒勸諭 15 段。

4
教會憲章 3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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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正如前述，平信徒職務的特點在於「在俗」，但這也構成了平信徒在實

踐職務時一個很大的限制。筆者的意思是，平信徒生活在俗世中，除

了要履行信仰上的使命外，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責任和義務，例如社

會上的、學業上的、職業上的和家庭上的（當然，廣義地說，這些職

責，尤其是家庭責任也可被視為平信徒信仰職務中的一環）。平信徒在

參與教會服務的同時，必須懂對平衡和兼顧各種身份和責任，否則只

會適得其反。以筆者為例，就因為曾經過度「熱心」參與教會的工作

和服務，而忽略了與家人的共聚和關係，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甚為

不妥。在這裡筆者想要特別提出的是，家人們的諒解和支持，為平信

徒參與教會的職務和服務，是十分重要的，否則只會帶來種種誤解和

爭端，反而成了信仰上的反見證。當然，若平信徒來自一個信友家庭

或配偶一方都是教友，那麼在這方面的不協調和漲力也會自然地較

小。另一方面，若資源許可的話，筆者也支持在教區、堂區或學校內

多加增設受薪的平信徒職位，讓一些受過訓練的信友可全職地投入牧

民或福傳的工作。一方面解決了生計上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可以讓有

相關神恩的平信徒盡情地發揮所長。而其他信友亦應身體力行地予以

支持，包括在金錢上的資助。事實上，這種模式在基督新教內存在並

已運作良久。

6. 正如前述，另外一個平信徒職務和服務的重要原素，就是與神職及修

道人士之間的充分合作、理解、支持和溝通，這一點對在堂區及教區

機構內參與服務的平信徒尤其重要。這種合作和溝通應是雙向的，神

長們應支持並肯定平信徒在教會內可以作出的卓越貢獻，以「同行者」

的心態多聽取他們的意見，鼓勵他們接受更多的培育，並透過「參與」

讓平信徒增加對教會團體的歸屬感。而平信徒方面，亦應尊重神長們

在教會內合法的領導和管理。的確，筆者覺得香港的天主教教徒是十

分有福的，因為我們有不少很好及很有神恩的神長，亦有不少接受信

仰培育的機會。事實上，在過去數十年間，不少香港的天主教平信徒

都已接受過不同程度或範圍的信仰培育，甚至是神學上的訓練。我想

若教區當局或其他信友團體能好好運用這班平信徒，他們必定可以成

為教區內的一大富源，亦可以減輕神職人員在宣道、培育及牧民等工

作方面的負擔。

7. 最後，筆者亦察覺到近年來香港教區中不少的平信徒都很主動和自發

地成立一些平信徒的組織，加強信仰的培育和信徒之間的聯繫，實踐

基督徒的使命，而且甚具規模和制度。這些組織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平信徒的自主性都很高，反而神職人員只是在有需要時才提供意

見或加以協助（例如神恩復興運動）。此外，一些平信徒亦主動地自組

團體或公司，透過商業行動（主要為非牟利）來達致傳揚福音和培育

信仰的目標，例如開始咖啡館、餐廳、書室、飾物店和培育中心等。

這些組織和公司大多獨立或半獨立於教區正規的架構以外，一方面可

以補足教區正規組織未能伸展到的服務層面，使教會的服務更趨多元

化，另一方面也可更為發揮平信徒的創意和彈性，不需要太受制度上

的約束。筆者認為這真是一個十分令人鼓舞的現象，而其他平信徒亦

應對這些組織和團體儘量加以支援和協助。不過，筆者希望提出一點，

就是這些團體既以天主教的平信徒組織或公司自居，就必須依照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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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會訓導的原則和方針進行各項的服務和活動，這也是維繫教會內

共融團結和合一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此外，現時通訊科技發達，平

信徒亦應儘量利用這些科技，透過文字或視像資料的分享，如出版書

籍、網頁、網誌和交友網站等，來促進福傳、培育和維繫信友等工作。

5.0 結語

本文成文較為倉促，如有任何未盡完善的地方，還請各位讀者見諒。香港

天主教教區在2010年慶祝完司鐸聖召年後，接著便繼續慶祝教友年，這真

是一個十分有意義和有心思的安排。的確，筆者相信在各位神職人員、修

道人及平信徒的通力合作下，香港教區的教務必定更能蒸蒸日上、榮主救

靈。最後，筆者亦希望藉此文章，感謝一些曾在過往的日子裡，給筆者帶

來種種教導、支持和鼓勵的神長和平信徒，包括了聖若翰堂的神長和教友，

特別是李毓明神父、李志源神父及恩保德神父；HKU Katso的各位同道，尤

其是給予我們不少支持和鼓勵的吳智勳神父；以及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宗教

學部的各位教授和同學，特別是蔡惠民神父、黃鳳儀修女、吳智勳神父、

楊玉蓮教授及羅國輝神父。當然，另外一位筆者需要特別感謝的，就是筆

者的妻子。沒有了她的支持和諒解，筆者實在很難在沒有「後顧之憂」的

情況下，參與種種的職務和服務。

祈禱，惜恩，感恩。期望所有平信徒都能明白到自己使命和職務的崇高，

在有限的生活環境中為基督的神國作出見證，傳揚祂愛的福音。


